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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伯龙绘画艺术中的齐鲁艺术精神

张荣东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黑伯龙有齐鲁之士的豪侠慷慨之气，性情直率、朴实无华，形成了胸怀博大、淡泊名利的人格精神。从

他创造的内美深蕴、充实宏大的水墨境界中，不难发现其中所熔铸的齐鲁文化之质。他的笔墨语汇雄浑大气，是齐

鲁之士特有的话语方式。在黑伯龙的精神历程中，鸣虫与京剧是一个基本的背景，他的山水气质雄浑大气，很少有

尘世的污浊，一切都澄明如许，状态自然、放松，有非常纯净、高洁的内在气质，表达的心绪确有虫鸣之自然生趣。

黑伯龙的山水艺术为齐鲁大地所孕育，他的山水艺术能够绵延至今，持续发挥着影响力，除了缘自他自足、完善的

艺术体系，还在于他对齐鲁艺术精神的深化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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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齐鲁艺术精神，本质就是讲中国艺术精神，作

为儒家学说的发源地，齐鲁之士的人世情怀是相当

鲜明的，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人文忧患时常萦绕在

齐鲁士子的心头，反映到艺术上，是一种负载时代的

大关爱与终极关怀。但这种关爱多存在于世俗层

面，中国艺术的闲适与非功利特征，使其精神归宿更

近于老庄之境，也许正缘于此，使其在绘画领域出现

的大师廖若星辰，引领北宋山水的一代宗师李成，寄

居山东，堪为齐鲁艺术之高峰；张择端绘《清明上河

图》，其历史文化价值远远超过其艺术高度，在山东

为官的赵孟烦、郑板桥影响了山东本土的艺术，也为

山东所影响，却是外乡人；能够代表齐鲁绘画艺术高

度的，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梁楷。梁楷其人其行

也确有典型齐鲁之士的豪爽与淡泊，如他笔下之泼

墨仙人，心无挂碍，却是一得道酒徒。他本为南宋画

院的待诏，却终日饮酒，自号“梁疯子”，宁宗皇帝赐

予他金带，他竞无心接受，挂在院中，飘然而去，给人

留下无限的遐想。

齐鲁艺术的精神特质是朴素、阳刚、大气的，其

文化支撑是绵延千年的齐鲁文化。齐鲁文化以

“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和”为贵，以“礼”为

形式，以“天人合一”为目标，而“天人合一”也是中

国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深厚的传统底蕴决定了齐

鲁艺术的特点，齐鲁之士一方面具有深厚的人文关

怀和现实忧患意识，同时又充满创造精神，以丰富的

艺术创造实现了“天人合一”、宁静致远的审美境

界。齐鲁艺术家自远古就追求那种返朴归真状态中

游于艺的艺术创作，追求“物我两忘”的“写心”境

界。齐鲁地域有强烈的文化崇尚，读书致仕之风兴

盛，在齐鲁大地，易于养成淳厚的君子之风。齐鲁地

域的文化特质中正朴素，不事华丽，在这一点上，齐

与鲁又有区别，鲁人多内敛，齐人尚奇崛，反映在艺

术上，大抵如此。自然，经过千年的积淀、融合，齐鲁

之内部差异已经越来越小。

齐鲁之士历来具有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以现

实的人文关怀为正统，体现出宏大的精神视野与艺

术高度。在黑伯龙的身上，齐鲁之士的急公好义色

彩是非常强烈的，他热情好客，乐于帮助别人，有齐

鲁之士的豪侠慷慨之气，性情直率、朴实无华，形成

了胸怀博大、淡泊名利的人格精神。齐鲁之士对传

统文化有着强烈的亲近感，儒家思想的深厚浸润，对

齐鲁艺术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往往都在传统

文化中找到最终的精神归宿。黑伯龙的艺术表现始

终有着浓厚的东方文化精神。他的生命一方面充满

时代的阳光，另一方面又常常悠游在传统文人的情

趣之中。黑伯龙接近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正统血

脉，这种近乎古代士子的闲情逸致最终已经成为一

种进入纯粹、自然心灵状态的途径。他对京剧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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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艺术门类的热爱是融化在血脉之中的。齐鲁之士

宽厚淳朴，乐观豁达，有英侠之风，而因之在艺术上

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体现了齐鲁文化的根本特点。

在审美理想上，“天人合一”是齐鲁艺术的终极

审美追求，“天人合一”同时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哲学

的核心，通过绘画等艺术手段，使人的心灵能够感受

天地的神秘之气，继而与之精神交流，浑然忘我，灵

魂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得到净化、安妥。中国哲学的

根基在于人与自然之问神秘的交流。“天人合一”

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可以说是儒家最基本、最普

遍和最一贯的思想，在这一点上，“道”与“儒”对“天

人合一”境界的表述不同，方向却是一致的。儒家

“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发端于孟

子、大成于宋明理学的天人相通的思想；二是汉代董

仲舒的天人相类的思想。他们说的都是将人类的情

感融合在自然万物中，将人类的爱憎渗透在山水中。

这在山水画家中体现尤为充分。黑伯龙承前贤精

华，妙悟自然，形成了自由洒脱、恣肆汪洋、随意天

然、旷达奔放的绘画风格。他的绘画已经突破了地

域的束缚，形成了既丰厚雄浑又空灵悠远的艺术气

质。而这一切，都与他的生命气质氤氲相融，都在古

人“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中找到了呼应。从他创

造的内美深蕴、充实宏大的水墨境界中，不难发现其

中所熔铸的齐鲁文化之质。

齐鲁绘画既然是儒家血脉浑厚之地滋养产生

的，它自然也有儒家的温良敦厚，中正和谐，齐鲁士

子关注时代，视野广阔，体现在绘画艺术上，当是一

种雄浑阳刚的浩然正气。这种浩然之气已经积淀为

齐鲁之士的潜意识，辛稼轩也可为婉约之词，但豪

放、雄浑才是稼轩的本质话语方式。黑伯龙的笔墨

浑厚沉雄，堪为齐鲁绘画之典范。他真诚地表达自

己的内心，也惟其如此，其艺术方有了强大的生命

力。齐鲁之士温厚、聪慧，干脆利落，大气中又不失

灵性，与北人相比要显文气，与南人较之则显阳刚，

也属于“南北兼宗”的中间地带。黑伯龙具有典型

的齐鲁之士的特点，他的笔墨语汇雄浑大气，是齐鲁

之士特有的话语方式。话语方式不是一个单纯的技

艺问题，绘画的话语方式折射着画家观察、认知世

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也反映着画家的精神取向与

审美趣味。山水的大气不在尺幅、题材之大，而在于

内在精神之大，黑伯龙知其三昧也。

很多画家艺术语言单调乏味，不能以自我之力

熔铸丰富、完善的艺术语汇。齐鲁画家似乎罕有南

方画家的灵秀，有时缺少诗意的艺术感受，艺术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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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力往往为现实所束缚，虽有李成、梁楷等大家立

世，终究难有众星闪烁之观。黑伯龙堪称近代以来

齐鲁山水艺术的一个奇迹。

关于齐鲁画风，近年来多有坊间人士论及，事实

上，齐鲁画风之养成，并非由画家的机械聚集所能实

现，更非几句口号、几次行为所能形成。画风是艺术

家个体在达到相应高度后所呈现出的笔墨气象与高

度完美的话语方式，这种气象是个人禀赋与后天养

成的独特结晶，不可学亦难以复制，一旦进入复制与

聚集，就会由艺术创造转化为艺术暴力，反而偏离艺

术的本体。艺术史上画家因志趣、理想的一致而琴

瑟合鸣，形成特定的风格相近的绘画群体，这种群体

的形成是自然的、符合艺术规律的。艺术家的创造

是寂寞的事业，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个性的极度

抒发。对画风的界定，也多为论者为表述方便而人

为概括，这种概括虽有合理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抹

煞了艺术家的强烈个性，将艺术的养成与创造机制

简单化、概括化。

我赞同将黑伯龙作为齐鲁绘画艺术的重要代

表，但反对将其作为齐鲁画派的奠基人与旗手，因

为，黑伯龙山水艺术的产生，恰恰是回归内心、回归

个体、偏离群体的产物。假如他以旗手的概念去创

作山水，就不会有如此纯净、如神山仙子的神品之

气，我们推崇他宁静的画境，就应该尊重黑伯龙宁静

的内心。一般而言，画派是后人为了表述方便而将

一定地域、一定群体的画家进行梳理、总结的结果，

如果缺少艺术理想的一致，艺术水准的接近，鲜明的

艺术风格，画派就只具有现实的功利意义。

黑伯龙是一位典型的齐鲁仁厚之士，具有强烈

的齐鲁艺术家特征，他出生于临清，成长于潍坊、济

南、临清三地，后来长期定居济南，在文化地理的版

图上，三地均为齐鲁文化的重镇。齐鲁文化地理的

标志之物，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泰山、黄河之雄

浑，是京杭运河连绵的帆影，是济南泉水的灵秀，是

《聊斋》青砖深巷中神秘的衰草。黑伯龙是回族，临

清的回族群落是运河文化的一部分，自唐朝以后，许

多波斯人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又沿大运河往来于

各商埠。到了明代，临清已建有五座大清真寺和一

处清真女寺，成为运河上重要的回民聚居地。经过

历史的包容化合，他们已经成为齐鲁文化的一个构

成部分，共同书写着齐鲁文化的历史。

在黑伯龙所接触到的齐鲁文化地理版图上，有

以临清为代表的由运河文化孕育的《金瓶梅》式的

商业市井生活；有以潍坊为代表的书画传统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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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古城；有以泉水之灵秀而闻名的济南，这里是一

个更富有包容性、文化视野更为宽广的城市。

在临清的文化地理中，《金瓶梅》式的城市市井

生活是基本的背景，酒楼，花园，小吃，胡同交错的院

落，运河两岸，有一种自唐宋绵延而来的民间意味。

京剧的清韵在空气中飘浮，会通河与古运河交汇处

的鳌头矶，在明清时期即是京剧上演之处，运河之

畔，锣鼓起处，就有京剧的韵律贯穿了历史的烟云。

山东快书、尚武之风又将其带人一种清正、朴素、略

显喧嚣的市井境界，市井的喧嚣往往热闹而不浮躁，

有一种安逸的宁静气息，在这样充满人间烟火的喧

嚣之中，人的内心往往安妥、宁静。临清人文积蕴深

厚，人的生命状态普遍安逸、平和，黑家在临清属于

大家族，更易养成黑伯龙雍容大度的气象。黑家在

临清天桥一带，这里既有充满民族特色的清真小吃，

热闹却不致喧嚣的古老街巷，也有寂静神秘、松柏掩

映的清真寺。临清现存的许多建筑都在明代，深厚

的历史积淀使这里散发出沧桑的意味。植于明代的

五样松，历经风雨，气势雄壮，老干虬枝，令人观之而

生震撼。在清真寺的古柏中，在五样松的形态中，都

能感受到黑伯龙笔墨的意味。而古柏深沉静穆，古

松气象阳刚，一如黑伯龙的山水画境。

潍县的气息悠长绵厚，士子云集，与临清相比，

更多几分书卷气。老潍县名士倍出，黑伯龙的启蒙

老师赫保真，就是潍县本土的画家。陈介祺之“万

印楼”闻名海内外。郑板桥在潍县为官，则影响了

本地本来已兴盛的书画之风，如今潍坊博物馆中藏

有大量“扬州八怪”的作品，可见两地书画之交流，

清代已经颇为频繁，这与郑板桥的关系不可谓不大。

郑板桥与潍县郭家有深厚的情谊，他在卸任后还在

郭家园常住数月，回到家乡，还写下“七载春风在潍

县，爱看修竹郭家园，今Et写来还赠郭，令人常忆旧

华轩”的诗句，这种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为潍

县浓郁的人文氛围、开放的艺术观念都有影响。清

代以来，潍县郭、陈、丁、张四大家族皆有强烈的文化

艺术取向，潍县的文化艺术，与之有割舍不断的联

系。在潍县，闲来酌酒一杯，听西堂虫鸣，有文人闲

适之雅趣，也有人世的精明在心头。潍县人极爱蛐

蛐，黑伯龙正是在这里养成了玩蛐蛐的爱好。黑伯

龙一生有大量的时间沉浸于京剧，还有更多的时间

与蛐蛐为伴，心灵相通。

泉城济南则灵秀深蕴，有着深厚的传统意味，齐

鲁各地的文人雅士会聚济南，形成了这个城市内敛、

包容的特性。济南是一个极合于儒家之道的城市，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春色半城湖”，城市山环水

绕，泉水明澈，垂柳依依，类于江南。济南泉水丰沛，

水质清澈幽深，极具灵性。其民风淳朴，居民淡泊安

宁，很少有喧嚣之气，极适合文入雅士的静思。黑伯

龙在这里不会寂寞，他对京剧、蛐蛐的爱好也不乏知

音，他与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翔、诗人孔孚等相交甚

笃，精神世界愈加广阔。养蛐蛐与唱京剧的过程，不

仅仅是单纯的休闲娱乐，还是净化灵魂，使精神得以

安妥、宁静，进人纯粹的过程。黑伯龙山水画中高

洁、纯粹、澄明的笔墨，如有天外仙山的飘渺之气，这

多来自于画家的精神寄寓。正如陆游所云，“汝果

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艺术之功，自然也在画家的

地域文化、人文精神养成之中，其理为一也。

在此三地，临清流行的京剧，潍县之蛐蛐，都成

为黑伯龙一生的爱好，这也是画家重要的“诗外之

功”。

中国艺术精神本质上就是由老庄所推崇的人与

天道自然的和鸣，在山野之中，在秋虫的呜叫之中，

皆传达着世界运动的规律，人与山水万物的和谐，也

是人摒弃物欲，走向纯粹的过程。古人爱鸣虫，夏虫

之清越，秋虫之凄凉，皆可为窗前枕畔的院内生活带

来山野之气，心游千里，引发人之万千思绪。古人养

蛐蛐，多为怡养性情，蛐蛐时鸣于田野，时鸣于废弃

的院落，令人闻之而心动。这种心动一方面来源于

虫鸣之纯净、可人；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自然永恒的

感悟，闻虫之人不同，而虫鸣依旧，物是人非，难免有

人生的回忆与伤感在。虫呜的基调是伤感、寂寞的，

但人心本来寂寞，有虫鸣在耳，于有慧心者则无异于

洗涤心灵，净化身心所处的空间。有虫鸣的空间无

疑有了艺术化的诗意，这是虫呜于人的意义之本。

养蛐蛐之风，始于唐代，无论内宫后院，还是乡

野山村，皆囚虫于笼，夜听其声。听虫呜的大致起

源，是宫女为寄托思乡之情，排遣内心的寂寞，这是

一种艺术化的功能，闭上眼睛，听到熟悉的虫鸣，就

仿佛回到家乡的柴扉，感受到熟悉而亲切的绿野之

清香。鸣虫一生，不过百Et，人虽精心蓄养，也难免

常见其衰亡。人在一年之中闻其夏日激越之音，又

聆其秋冬之凄切，一生如此，其意味也甚悠长，可寄

寓心灵之悲喜。蛐蛐一生，夏日欢快清凉，秋日凄楚

悲切，五更鸣虫，夏夜如水，寒夜漫长，令人易生人生

苦短之感悟。待到来年，虽有虫声盈耳，此虫声却已

非那虫声，年复一年，秋虫不尽如原上之草，而虫之

一生却仅为草木一秋。正如庄子所言，朝菌不知晦

朔，蟪蛄不知春秋。想来人生苦短，却也如是。养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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蛐也有一种不公，那就是对呜虫自由的限制，鸣虫离

开田野，进人人工的环境，其状也令人悲悯；但反过

来一想，人类如今也已离开自然之山水，在钢筋水泥

之中生活，锦衣玉食，也有乐趣，想来鸣虫在室，受人

供养，失去生存之艰辛，相必也有乐不思蜀者。这样

想来，又有几分释然。

蓄虫听音，除却能追寻田野清凉之气，亲近自

然，远离尘嚣污浊，尚可悟人生真意，达心底澄明之

境。每日听世间靡靡之音，喧嚣浮躁，心中乱如麻，

虫鸣清凉，使人心回归宁静，使灵魂回归自我，谁谓

鸣虫之音微弱，其也有洞彻心底之震撼!黑伯龙画

中所传达之飘渺仙气，笔墨灵透，气质高洁，其气息

也来自于此乎?黑伯龙每年所养蛐蛐有数百只，他

每天的主要工作是为这些生灵喂食、饮水、洗澡、调

理、擦罐、晾罐，至于在蛐蛐的和鸣中激扬笔墨，已经

成为养蛐蛐之余事。他的山水状态自然、放松，没有

什么负担，有非常纯净、高洁的内在气质，他表达的

心绪确有虫鸣之自然生趣。西堂闻虫鸣，镜中白发

生，人正沧桑，山水依旧，令人心思百转，人既与山水

相融，则也明山水之质，知短促人生之理，写如此之

心，则笔简意深，举重若轻，看似随意之间，而心境全

出。

和中国画漫长的养成过程一样，养蛐蛐也是一

个修养心境、提升境界的过程，这与武术、京剧等传

统形式的修养过程是一致的。既已养成澄明旷达之

胸襟，则画山写水，无不神采毕现。陆游诗云：谁能

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蜕。一个诗人仅仅通格

律、有语言修养是远远不够的，诗之功在诗之外，在

于胸中气之养，这与中国画何其相似乃尔!通向中

国画境界的道路也在“画外”，以京剧、蛐蛐、武术等

形式皆可洞悉其理，中国画之养成恰在茶、酒、京剧、

蛐蛐等看似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在山林之间，此惟从

西画中难以养成。如境界不逮，则养蛐蛐也易失却

本心，流于其形，京剧变为表演，太极变成体操，惟有

感知其心，经过深厚的积淀，褪尽铅华，方可悟其灵

魂，知其意味。苏轼之文，醉时为酒，醒时为茶；梁楷

之泼墨减笔，多由酒写成；郑板桥曾言，“酒能乱性，

佛家戒之。酒能养性，仙家饮之。我则有酒学仙，无

酒学佛。”可谓道出画外功夫之真谛，无论茶、酒、蛐

蛐、京剧，皆可使人沉醉，沉溺过深则可乱性，又皆可

养性，还是在于一个度的把握，在于心灵取向的正

邪。养蛐蛐也可整日为利而来，争斗赌博，山水艺术

也可沦为污浊之物，此中深意，不可不察。

再谈黑伯龙最爱的京剧。京剧是中国艺术中的
60

黄钟大吕，历史上的京剧大家，多善丹青，如苟慧生、

梅兰芳、马连良等，而自徽班进京以来，中国画之名

家也多爱京剧。京剧大师多年在唱念做打中浸润，

感受中国式的写意表现，涉足书画，往往格调不凡。

画家深入京剧，则感受京剧高度完美程式的启悟，融

会贯通，易领会中国艺术精神之本质，京剧与中国画

都是传统文化发展到巅峰的艺术话语方式。近代以

来，京剧的表现形式已经近于完美，演员之一笑一

颦，举手投足，唱腔之宏大精微，意味悠长，乃至唱词

之文雅，脸谱、服饰之精美绝伦，都令人惊叹。京剧

将人生之万象高度升华，雄浑处荡气回肠，妩媚处人

骨人心，极尽艺术表现之能事，其艺术感染力可谓强

大。更为可贵处，在于京剧中所深蕴的正气，即使如

《牡丹亭》等情感戏，也纯净、优雅，有一种清正之气

萦绕其中，令人听来精神为之振作，所谓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惟京剧能之。昆曲虽高雅，但悱恻缠绵，

阴柔太过。古琴寂寞，静穆幽深，似君子之致，但寂

寥太过，偶尔听之可养胸中诗意，沉溺过深则感凄清

太过，北方豪爽之士尤不喜之，情感细腻温柔者自当

别论。

京剧本身就是大写意的艺术，人生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在锣鼓粉墨中凝聚、扩散，有人生的苍茫

深邃，也有终极的生命彻悟，一阕终了，余音绕梁。

黑伯龙出生于京剧之乡，其父，其师、其友也多爱京

剧，这构成了他生命中氛围浓郁的传统意味，在此

中，可歌可哭，可以悲恸，也可长歌当哭，唱尽人间的

沧桑，在京剧荡气回肠的历史烟云中，山水仍在，只

是多了些沧桑深邃之气。对于中国的写意画家而

言，理解了京剧的精髓，也就领悟了写意艺术的本

质，京剧包容万象，既有豪放大气的阳刚之音，也有

绮丽绝伦的婉约之声，京剧中有笔墨，有气韵，也有

中国艺术的卓然精神。黑伯龙爱铜锤花脸，他与方

荣翔也是好友，方荣翔秉承裘盛荣之气象，多扮廉

颇、摇旗、黄盖、单雄信之侪，慷慨激昂，有壮怀激烈

的豪情。黑伯龙之山水也是山水画中之净角花脸，

正气浩然，笔墨间有山河苍凉之正气。京剧唱腔悠

长舒缓，曲调激越而不失宁静，是对人生的悠长回

味，也是对人生境界的修养。在喧嚣的当代，京剧被

尘封，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今人已经在膨胀的欲望

中失去心灵的平衡，已经很难进入京剧的意境。但

回望京剧之美，往往彰显当代表演艺术之粗鄙，奈何

流水落花，京剧在断裂的文化鸿沟前徘徊，越来越多

的人走进貌似高雅的音乐厅，去听嘈杂的交响乐，与

西方的交响乐相比，京剧纯净、宁静、高雅，是心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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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养，更兼其中那种文化的血脉，连接着我们与

传统的关系，失去了这种关联，我们也似不知何来，

不知所终。

在黑伯龙的精神历程中，鸣虫与京剧是一个基

本的背景，他不爱酒，也罕为诗词，却爱清茶。茶之

味也悠长，茶之韵也清爽，他的山水气质雄浑大气，

很少有尘世的污浊，一切都澄明如许，如其所饮清茶

之境。茶令人淡泊萧散，不似酒之令人沸腾，激情勃

发，傅抱石先生无酒不成画，醉中往往进入仙乡，黑

伯龙却唯以茶为酒，写来往往清明苍凉。况且。酒

之激情挥洒，诗文之隽永深沉，在京剧中也有表现，

尤其是黑伯龙所爱之老生，沧桑深沉，如陈年佳酿，

京剧之唱词本身就是文质兼美的诗歌。

黑伯龙之山水，一望而知为齐鲁之士——阳刚，

大气，爽利，积蕴深厚。从传统而言，南人之致，更似

昆曲，或京剧之旦角，高雅柔美，人人肺腑；北人之风

更如京剧中之花脸、老生，雄浑沧桑，视野恢宏。如

今江南江北之画风渐难分辨，各地画家之人格气质

也多有融会变异，诚可悲叹。人的话语方式、艺术面

貌终究还应是人的精神气质的自然显现，南北之分，

本来也是大致而言，况且，即使就画家个体而言，精

神气质也是复杂的构成，即使如苏辛之豪放派，也有

婉约之流露；婉约如李清照者，也有”死亦为鬼雄”

等浩然之叹。但就大体而言，南北地域之风，终究判

然有别，北人欲以南人之婉约立世，南人欲以北方之

豪爽阳刚为旗，终究来得勉强，难入佳境。北方之寒

林雪松，山风料峭，与江南之小桥流水，风花雪月，自

会养成独特的地域气质，与地域之养交流融会，潜移

默化，及至自然形成笔墨之气韵，这也是一种艺术的

真诚。今人南北气质的交融，多非自然的浸润，常是

刻意的摹仿，此为今人地域面貌淡化之悲哀处。

李成虽为皇室贵胄，但生长于齐鲁，笔下有寒林

萧散，平野广漠，大有齐鲁之风。黑伯龙山水之感人

至深处，就在于他体现了这种典型的地域文化之养

成，他以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塑造了鲜明的齐鲁文

化品格，并使之发扬光大，这是一种真正的艺术真

诚。

构成齐鲁之士的基本特质，在黑先生的人与画

中均有体现：其人格豪爽大气，淳朴而不失智慧，重

义而淡泊名利，相应地，其画境自然飘逸，雄浑深厚，

如泰山之雄浑。缘于黑伯龙深厚的平民意识，他多

与朴素的民间之士情感沟通，那里面有朴素的真情。

在黑伯龙的晚年，他常带孙子黑天明到苹果园散步，

路上偶遇牧羊人，他们也会主动打招呼，牧羊人问候

一句，“老黑，吃了吗?”他们不知道这个朴素的老人

是一位真正的高士，而真正的高士也一定与民间声

息相投。对于艺术知音，黑伯龙从不吝惜自己的作

品，他不问收藏者的身份，惟观其境界，对于沽名钓

誉者，往往拒之门外。黑伯龙在生活中谦和淳厚，却

天生傲骨，从不媚俗，他以一种高洁出尘的精神状态

立世，喜助别人，却不喜为人助。当代有傲气之画家

众，而有傲骨之画家希，此亦为当代之悲哀也。

山东画家并非处在真空之中，也受到京津、江

浙、西北乃至欧美艺术的影响，但终究还要回到自我

文化的表达，这在近现代齐鲁山水画的发展中，尤其

值得我们深思。关、黑二家，气象皆大，关友声厚重

而拙朴，黑伯龙雄浑而神秀，皆得齐鲁士子之本。关

友声好围棋、京剧，黑伯龙爱京剧、蛐蛐，几已成癖，

此画外必为之乐事也，换言之，若无这画外情趣的滋

养，也难有自由灵动的山水画境。

在绘画的初级阶段，须有一段艰苦的“画内功

夫”修养阶段，及至画内之功得以初成，尤其是到了

绘画的高级阶段，“画外功夫”方决定着绘画的情

致、格调。凡有成就之画家，多有嗜好，这种嗜好不

仅具有娱乐意义，可以缓解心灵的压力，释放情感，

同时还是画家情致的主要来源，画以有情致为佳，无

情致则索然无味。黑伯龙认为蛐蛐的呜叫中有他的

画，吴昌硕爱梅成痴，傅抱石有酒中仙气，这些都不

是偶然的，而深刻反映了绘画艺术的养成规律。

黑伯龙的山水艺术为齐鲁大地所孕育，他的山

水艺术能够绵延至今，持续发挥着影响力，除了缘自

他自足、完善的艺术体系，还在于他对齐鲁艺术精神

的深化与发扬。于中国画家，尤其是齐鲁画家而言，

对黑伯龙精神内涵的挖掘与梳理，理解其艺术图像

之后的精神指向，无疑有理论与实践双重的价值，这

对于理解齐鲁艺术的内涵，重塑有意味的当代山水

精神，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黑伯龙作为齐鲁山水

百年来的杰出代表，用雄浑阳刚而不乏灵秀的山水

气质再造了齐鲁山水精神，与李成、梁楷等先贤相

比，更具健康明朗的时代正气。黑伯龙的艺术植根

于齐鲁文化的沃土，根深叶茂，底蕴浑厚，已成为齐

鲁绘画艺术的重要标志。

(责任编辑：刘德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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